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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科学揭示快速城镇化地区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子,以广东省为研究对象,基于

1990—2018年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借助信息熵理论和非线性拟合方法,探讨了广东省土地利用程度、耕地比重和

建设用地比重三者与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之间的关系,以期为广东省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以及生态环境保护提供科

学依据。结果表明:(1)1990—2018年广东省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均值呈现增加—平稳—增加的趋势,从空间分布

来看,东翼(1.280)>西翼(1.107)>珠江三角洲(1.056)>山区(0.817),而且珠江三角洲在2000—2018年信息熵呈现

降低趋势,与全省及其他3个区域趋势相反;(2)研究期内广东省土地利用程度和建设用地比重不断增加,分别由

3.53,9.60%增加到3.88,15.10%;耕地比重不断减少,从31.57%降低到27.23%;(3)土地利用程度、耕地比重和建设

用地比重对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的影响均存在阈值;其中,珠江三角洲1990—2018年土地利用程度和建设用地比重

超过阈值区域不断增加,进而导致其信息熵的降低;而其他区域还处于阈值前的状态,土地利用程度和建设用地比重

的增加会促进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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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scientificallyrevealthespatiotemporalevolutioncharacteristicsofinformationentropyofland
usestructureinrapidlyurbanizedareasanditsinfluencingfactors,GuangdongProvincewastakenasthecase
study.Basedontheremotesensingmonitoringdataoflandusefrom1990to2018,weusedthetheoryof
informationentropyandthemethodofnonlinearfittingtodiscuss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anduseinten-
sity,theproportionofcultivatedland,theproportionofconstructionlandandtheinformationentropyof
landusestructureinGuangdongProvincetoprovideascientificbasisforthesustainableuseoflandresources
andecologicalenvironmentprotectioninGuangdongProvince.Theresultsshowthat:(1)from1990to
2018,theaverageinformationentropyoflandusestructureinGuangdongshowedtheincreasing-stable-
increasingtrend;fromtheperspectiveofspatialdistribution,theinformationentropyoflandusestructure
decreasedintheorder:EastWing(1.280)>WestWing(1.107)>PearlRiverDelta(1.056)>Mountain(0.817);

moreover,theinformationentropyinthePearlRiverDeltadeclinedfrom2000to2018,andwascontraryto
theprovincialaverageandtheotherthreeregionaltrends;(2)duringthestudyperiod,thelandusedegree
andtheconstructionlandproportioninGuangdongProvincecontinuedtoincreasefrom3.53and9.60%to
3.88and15.10%,respectively;thecultivatedlandproportioncontinuedtodecreasefrom31.57%to27.23%;



(3)theinfluencesofthelanduseintensity,thecultivatedlandandtheconstructionlandproportiononthe
informationentropyoflandusestructureallhadthresholds;inthePearlRiverDeltafrom1990to2018,

theseareasthatthelandusedegreeandconstructionlandproportionexceededthethresholdwerecontinuous-
lyincreasing,whichledtothedecreaseofitsinformationentropy,whilemanyotherareasarestillinthe
statebeforethethreshold.Theincreaseoflandusedegreeandconstructionlandproportionwillpromotethe
increaseofinformationentropyoflandusestructure.
Keywords:landusestructure;informationentropy;nonlinearfitting;spatiotemporalevolution;Guangdong

Province

  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政治、经济

和文化得到持续快速发展,其中土地资源的不断投入

贡献60%以上的中国经济增长,而技术进步的贡献

率却不足30%[1]。作为经济发展较快的沿海地区,
土地资源越来越珍贵,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也显著改变

了当地的土地利用结构。同时,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

对城市化地区的生产生活环境以及自然地理环境造

成极大的影响,早期的土地资源投入可以迅速提高当

地经济水平,但是土地资源毕竟是有限的,过高的土

地资源投入必然会导致当地自然环境的恶化,进而限

制区域经济发展[2]。因此,探索合理的土地利用结构

布局是经济发达地区面临的一大难题[3]。以住有大

量学者对中国不同区域、不同尺度的土地利用结构进

行分析[4-6],但是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演化机理仍需

要进一步探索。
为了更好地研究土地利用结构变化,信息熵的概念

逐渐被引用进来。信息熵的概念是由美国数学家香

浓[7]最早于1948年提出并使用的,随后被诸多领域学者

推广应用[8-10]。“熵”最早是一个热力学概念,在信息论

中信息熵用于度量信息的无序度,根据耗散结构理论,
用于确定系统的演变方向[11]。土地系统是复杂的开放

系统,具有典型的耗散结构系统特征,它是一定区域经

济、文化、环境相互作用的复合生态系统。这种耗散结

构系统特征主要体现在土地利用结构是在一定区域内

在人类或非人类干扰因素的影响下,产生结构的演替和

变化,具有自发性和不可逆性特征[12]。土地利用结构信

息熵经常被用作表征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的有序程度和

演化方向,其值越高,表示土地利用类型转换越快,结构

越趋于均衡,系统无序性越强。例如,谭永忠等[13]通过

分析不同行政级别区域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变化,发
现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值可以表征区域土地利用系

统的演化方向。因此,众多学者采用信息熵模型作为

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对不同区域、不同尺度的土地利

用结构时空变化进行大量研究[5,14-15]。
以往研究结果表明在研究期内土地利用结构信

息熵总体呈现上升趋势[6,16-19]。为了寻找土地利用

结构信息熵变化驱动力,学者从社会经济方面出发,
发现人口数量、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是最主要的驱动

力[14,20-22]。并结合灰色模型预测未来土地利用结构

信息熵的发展趋势,同样发现未来土地利用结构信息

熵也是上升的[23-26]。然而,正如王玉明等[6]提出:“城
市系统以及城市化地区系统均为有序的耗散结构系

统,它们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均应越来越有序”,因此土

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应该是不断下降的。通过研究西

安市、衡阳市和苏(州)(无)锡常(州)地区建设用地占

比和耕地占比与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关系发现:城市

建设用地的快速增加是引起郊区土地利用结构信息

熵上升的主要原因,但是并没有对土地利用信息熵的

降低作出合理解释[6]。于雪丽等[14]采用熵值函数模

型分析重庆市2009—2016年土地利用结构动态变

化,发现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呈现稳步增长—快速增

长—持续降低3个阶段,但是这种持续降低的趋势也

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根据以往研究,人口数量、经
济发展和城市化一般对土地结构信息熵的影响都是

正向的[14,20-22],那么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结构

信息熵应该持续增加,不会出现降低的情况。因此,
土地结构信息熵的变化可能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其
中土地利用变化对信息熵的影响不该被忽视。耕地

比重和建设用地比重变化是近年来土地结构变化的

最主要来源[23,27],而土地利用程度作为一个综合性

评价指标,也可能对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产生重要影

响。因此本研究以广东省为例,在县区尺度上分析土

地利用结构信息熵的时空演化特征,并从土地利用程

度、耕地比重和建设用地比重3方面出发,试图揭示

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变化的原因。
本文选取广东省为研究区域,该省为改革开放的首

批示范区,是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经济增长最快的

省份之一,在国家经济发展大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广东省包括珠江三角洲、东翼、西翼和山区4个发

展板块,其经济地位和城市化进程也有所不同,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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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统计年鉴》显示经济地位珠江三角洲>东翼>
西翼>山区。然而对其进行土地利用结构演化的研究

尚不多见。另一方面,作为首批改革开放示范区,城市

化进程相对其他省份发展更快,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

区。因此,对广东省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时空分布特征

及驱动力研究,不仅有利于广东省自身社会、经济、环境

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同时也可以为其他后起城市化

地区未来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土地利用规划提供科学

的决策依据,促进土地资源合理化和均衡化。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广东省位于中国东南地区(20°09'—25°31'N,

109°41'—117°17'E),全省陆地总面积约17.83万

km2,下辖21个地级市,北部与广西、湖南、江西及福

建接壤,南部与香港、澳门接壤、并与海南隔海相望。
该区域属于东亚季风区,全年气候温暖、热量丰富、降
雨总量多。2018年末,地区生产总值9.73×104亿

元,同比增长6.8%,已连续30a居全国第一位。然

而,广东省地域分异明显,既有世界级城市群珠江三

角洲,也有发展迅速的东翼和西翼,更有发展缓慢

的山地丘陵(图1),珠江三角洲生产总值占全省比重为

80.2%,东翼、西翼、山区分别占6.6%,7.4%,5.8%。2018
年末,全省常住人口11346.0万人,居全国第一,然而,面
积只有17.97万km2,居全国15位。因此,人多地少是

广东省未来发展的局限,合理布局和调整土地利用结

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向。
本研究以1990年、2000年、2010年、2018年广

东省土地利用矢量数据为基础,探讨土地利用结构信

息熵时空演变特征。数据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

科学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Default.aspx)。该

数据中心提供中国精度最高的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

据产品,目前已经在国家土地资源调查、水文、生态研

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8-30]。

图1 广东省综合地域分布

2 研究方法

2.1 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

假设一定区域的用地面积总量为A,并根据土

地利用类型分成n 种,每个类型的面积为Ai(1,2,

…,n),则有:∑
n

i=1
Ai=A。据此可得各类型土地利用

面积的百分比为:

Pi=Ai/A=Ai/∑
n

i=1
Ai, ∑

n

i=1
Pi=1 (1)

式中:Pi为事件的概率,进一步计算土地利用结构信

息熵,公式如下:

H=-∑
n

i=1
PilnPi=-∑

n

i=1
(Ai/∑

n

i=1
Ai)ln(Ai/∑

n

i=1
Ai)

(2)
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表征的是土地利用系统的有

序程度和土地利用结构的均衡度。随着人口数量的增

加,耕地面积增加迅速。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

快,最明显的变化为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快速扩张[6,17]。
根据陈彦光等[31]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熵值定律,随着各

类土地利用类型面积的快速均衡化,土地利用结构信

息熵会快速增大,当各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达到相等

时(A1=A2=…=An),熵值达到最大,土地利用结

构最均衡。而在实际土地利用过程中,耕地和建设用

地是城市化进程中最重要的两类土地利用类型。因

此合理布局耕地比重和建设用地比重对土地利用结

构信息熵值变化至关重要。

2.2 土地利用程度

土地利用程度可以用来表征人类活动对土地资

源利用或干扰程度,进而揭示在人类活动干扰下土地

资源自然综合体的状态[9,32]。基于刘纪远[33]提出的

土地利用程度计算方法,为实现土地利用程度更加准

确的评估,采用Li等[34]的改进后的赋值方法,计算

土地利用程度指数:

LUI=∑
n

i=1

LAi

∑
n

i=1
LAi

×Di (3)

式中:LAi为第i类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n为土地利用

类型数量;Di为各土地利用类型土地利用程度赋值。

3 结果与分析

3.1 广东省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时空分布

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18年广东省土地

利用结构信息熵均值分别为1.056,1.063,1.063,

1.077,总体呈现增加—平稳—增加的趋势(图2)。分

区域分析发现东翼、西翼、珠江三角洲和山区土地利

用结构信息熵均值分别为1.280,1.107,1.056,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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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东翼>西翼>珠江三角洲>山区。1990年、2000
年、2010年和2018年,东翼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均

值分别为1.273,1.277,1.280,1.290,总体呈现持续

增加的趋势;西翼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均值分别为

1.097,1.106,1.104,1.123,总体呈现增加—平稳—增

加的趋势;珠江三角洲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均值分别

为1.050,1.061,1.058,1.054,总体呈现增加—持续降

低的趋势;山区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均值分别为

0.806,0.808,0.810,0.817,总体呈现持续增加的趋

势。1990—2000年,珠江三角洲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增

加最大(0.011),西翼次之(0.009),东翼第三(0.004),山区

最小(0.002),说明主要是由珠江三角洲和西翼土地结构

信息熵的增加导致广东省平均信息熵的增加。2000—

2010年珠江三角洲和西翼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分别降

低0.003,0.002,而东翼和山区分别增加0.003,0.002,因
此保持了广东省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的平稳。2010—

2018年珠江三角洲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降低0.004,而西

翼、东翼和山区分别增加0.019,0.010,0.007,从而导致广

东省该时期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增加。
图3进一步展示了县区行政区土地利用结构信

息熵,可以发现广东省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存在显著

的空间差异。广东省南部沿海及中部地区土地利用

结构信息熵较高(高于0.95),而北部和西部山区土地

利用结构信息熵处于最低水平(低于0.95)。其中,东
翼沿海大部分县区土地利用结果信息熵长期保持

1.16以上,个别县区长期保持在1.36以上;珠江三角

洲各县区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大部分维持在1.16以

上,但是变化趋势不同,深圳市和东莞市附近土地利

用结构信息熵随时间有高值区向中值区发展,广州市

中心区域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低值区区域随时间有

所增加;西翼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处于中高值区,到

2018年麻章区和江城区信息熵增加到1.36以上。

图2 广东省不同区域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

图3 广东省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时空分布

3.2 广东省土地利用程度、耕地比重和建设用地比

重时空分布

如图4所示,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18
年广东省土地利用程度年均值分别为3.53,3.62,

3.78,3.88,表现为持续增加的趋势;其西翼均值分别

为4.57,4.62,4.63,4.60,珠江三角洲均值分别为

4.03,4.21,4.58,4.78,东翼均值分别为3.92,3.95,

4.03,3.99,山区均值分别为2.16,2.15,2.19,2.27。
结果表明区域总体呈现为西翼>珠江三角洲>东

翼>山区,土地利用程度在东西两翼呈现增加—增

加—降低的趋势,在珠江三角洲呈现持续增加的趋

势,山区呈现轻微降低—增加—快速增加的趋势。

图4 广东省土地利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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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18年广东省耕地比

重均值分别为31.57%,30.00%,27.86%,27.23%,表
现为持续降低的趋势;其西翼均值分别为44.40%,

42.17%,40.86%,41.19%,珠江三角洲均值分别为

31.55%,27.04%,21.89%,20.93%,东翼均值分别为

32.56%,32.94%,31.49%,30.06%,山区均值分别为

17.74%,17.77%,17.18%,16.74%。结果表明区域

耕地比重总体呈现为西翼>东翼>珠江三角洲>山

区,耕地比重在西翼呈现降低—降低—增加的趋势,
在东翼呈现增加—降低—降低的趋势,在珠江三角洲

呈现降低—快速降低—降低的趋势,山区呈现轻微增

加—持续降低的趋势。
对建设用地比重分析发现,1990年、2000年、

2010年和2018年广东省建设用地比重均值分别为

9.60%,11.39%,14.13%,15.10%,表现为持续增加

的趋势;其西翼均值分别为11.16%,13.40%,14.25%,

13.50%,珠江三角 洲 均 值 分 别 为13.73%,18.61%,

26.28%,29.18%,东翼均值分别为11.70%,11.78%,

13.60%,14.09%,山区均值分别为1.80%,1.76%,

2.33%,3.62%。结果表明区域建设用地比重总体呈

现为珠江三角洲>西翼>东翼>山区,建设用地比重

在西翼呈现增加—增加—降低的趋势,在东翼呈现持

续增加的趋势,在珠江三角洲呈现持续快速增加的趋

势,山区呈现轻微降低—持续增加的趋势。

3.2.1 土地利用程度时空分布 进一步分析了广东

省土地利用程度的时空分布(图5),可以发现广东

省土地利用程度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广东省南

部沿海及中部地区土地利用程度较高(高于2.95),
而北部和西部山区土地利用程度处于最低水平(低于

2.95)。其中,东翼的个别县区长期保持在4.15以

上;珠江三角洲中心县区土地利用程度高值区增加

迅速,到2018年大于5.66的县区明显增多;西翼的

化州市和电白县(不包括)以南土地利用程度长期处

于4.15以上。

图5 广东省土地利用程度时空分布

3.2.2 耕地比重时空分布 从图6可以看出,耕地

比重和土地利用程度空间分布相似,以珠江三角洲中

心区和东、西翼沿海县区耕地比重最高。随着时间

的推移,耕地比重高值区显著减少,其中珠江三角

洲中心城区耕地比重减少最为明显,低于15.00%的

县区由1990年的一个增加到2018年的广州市中心

区、深圳市和东莞市周边的12个区,高于52.90%的

区域也由1990年的6个区减少到2018年的一个南

沙区,而东西两翼耕地比重时空分布基本保持不变

或轻微降低。到2018年只有东翼的澄海区、珠江三

角洲的南沙区、西翼的个别县区耕地比重保持高

于52.90%的状态。

图6 不同年份广东省耕地比重时空分布

3.2.3 建设用地比重时空分布 建设用地比重高值

区同样也以珠江三角洲中心区和东西翼沿海县区建设

用地比重最高(图7)。随着时间的推移,建设用地比重

高值区显著增加,其中珠江三角洲中心城区建设用地比

重增加最为明显,具体来说建设用地比重大于30.00%的

县区由1990年的广州中心六区和深圳市中心三区,逐渐

扩展到2018年20个县区,并且随着中心区建设用比

重的升级,周边县区建设用地比重也在不断扩大和

升级,而东西两翼建设用地比重大部分维持在低于

20.00%的水平,只有少数县区持续高于30.00%。

3.3 广东省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驱动因子分析

为了揭示广东省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分别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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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程度、耕地比重和建设用地比重的空间

关系,本研究根据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分别与土

地利用程度,耕地比重和建设用地比重的散点图做

进一步分析(图8)。

图7 广东省建设用地比重时空分布

图8 广东省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与土地利用程度、耕地比重、建设用地比重的关系

  从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18年4个时间

点散点图可以看出土地利用程度、耕地比重和建设用

地比重都与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存在倒 U型关系。
从平方线性拟合函数可以看出,R2分别在0.7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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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以上,说明拟合函数可以很好地解释土地结构

信息熵与三者的关系。这些结果说明在土地利用的

初期,随着土地利用程度的增加,会促进土地利用结

构信息熵的增加,而土地利用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土
地利用程度的增加会导致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的降

低。为了确定函数的拐点数值,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

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得出1990—2018年土地利用程度

阈值分别为5.003,5.084,5.127,5.105,对应土地利用

结构信息熵阈值为1.273,1.295,1.311,1.306;耕地比

重阈值分别46.3%,48.0%,41.8%,46.4%,对应土地

利用结构信息熵阈值为1.220,1.224,1.255,1.253;建
设用地比重阈值为34.6%,35.8%,36.5%,36.4%,对
应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阈值为1.380,1.370,1.357,

1.333。因此可以发现1990—2010年土地利用程度、
耕地比重和建设用地比重的阈值总体在不断增加,而

2010—2018年均有所下降。然而,土地利用程度和

耕地比重所对应的土地利用信息熵阈值,1990—2010
年呈现增加趋势,2010—2018年呈现下降趋势;建设

用地比重所对应的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阈值,1990—

2018年呈现持续降低趋势。
根据土地利用程度、耕地比重和建设用地比重

阈值分别将各县区行政区分为小于阈值区和大于阈值

区,并进行统计。结果发现1990年、2000年、2010年和

2018年广东省土地利用程度大于阈值的区域占比分别

为20.325%,19.512%,21.138%,23.577%;耕地比重大于

阈值的区域占比分别为18.699%,11.382%,8.130%,

9.756%;建设用地比重大于阈值的区域占比分别为

8.130%,9.756%,13.008%,16.260%。由此可见土地利

用程度大于阈值的区域1990—2000年先下降,2000—

2018年后升高;耕地比重大于阈值的区域1990—2010
年先下降,2010—2018年后升高;然而建设用地比重大

于阈值的区域1990—2018年持续升高。
为了进一步揭示广东省土地利用程度、耕地比重

和建设用地比重在1990—2000年、2000—2010年、

2010—2018年的变化规律,本研究对它们的变化进

行了空间分布作图(图9)。

图9 广东省土地利用结构、耕地比重和建设用地比重变化的时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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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发现,1990—2000年广东省土地利用程度

变化大于0.80的市区主要出现在珠江三角洲部分

县区及西翼的湛江市赤坎区,小于-0.15的市区主要

出现在珠江三角洲和西翼的个别县区;然而耕地比重

变化小于-14.00%区域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洲中心

区和西翼少部分区域,而其他区域大于-6.00%,少
数县区大于3.00%;建设用地比重变化大于13.00%
的区域在珠江三角洲及东翼个别县区,小于-3.00%
的区域主要在汕头市金平区。2000—2010年广东省

土地利用程度变化普遍处于增加状态,其中珠江三角

洲中心部分县区变化大于0.80,然而只有个别县区小

于-0.15,耕地比重变化普遍处于降低状态,只有珠

江三角洲个别县区小于14.00%,建设用地比重大部

分处于增加状态,其中珠江三角洲的中心区部分县区

变化 大 于 13.00%,只 有 遂 溪 县 小 于 -3.00%。

2010—2018年广东省土地利用程度变化大部分处于

增加状态,其中珠江三角洲个别县区变化大于0.80,变化

低于-0.15的县区在沿海县区零星分布,耕地比重变

化大部分处于轻度降低状态,其中只有广州市荔湾区变

化小于-14.00%,然而北部和西部山区耕地比重有所增

加,珠江三角洲中心个别县区变化大于3.00%,建设用地

比重大部分处于增加状态,其中珠江三角洲中心个别县

区变化大于13.00%,而个别县区小于-3.00%。

4 结论与讨论

“熵”作为表征耗散结构系统无序化程度的重要

指标,其值越大,表示系统的有序性越低;其值越小,
表示系统的有序性越高[7,31]。城市作为一个典型的

耗散结构[35],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大量应用于现代

城市化建设区域,综合表征某区域在一定时段内各种

土地利用类型的动态变化及其转换程度,对于具体区

域的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及城市化建设具有一定的指

导意义。本研究对广东省1990—2018年的城市化

进程中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进行分析,结论如下:
(1)广东省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均值在研究期

呈现增加—平稳—增加的趋势,这与广东省的区域城

市化进程不同有着重要关系,就四大区域而言,土地

利用结构信息熵东翼>西翼>珠江三角洲>山区。
尽管后期珠江三角洲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有所降低,
但是东西两翼及山区熵值的增加抵消了珠江三角洲

的降低,并维持增加的趋势。
(2)研究期,广东省土地利用程度和建设用地比

重不断增加,耕地比重不断减少,同样存在显著的时

空差异。其中珠江三角洲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最大,是
导致广东省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的重要地区,其他区域

变化相对缓慢。
(3)通过相关分析发现,土地利用程度、耕地比

重和建设用地比重都是影响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的

重要因素。它们与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均存在倒

“U”型关系,就该研究区及时间段分析表明:土地利

用程度和建设用地比重与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的倒

“U”型关系更加明显。随着土地利用程度、耕地比重

和建设用地比重的增加,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先表现

出增加状态,达到阈值后再表现为降低状态。其中珠

江三角洲土地利用程度和耕地比重高于阈值的县区

不断增加,从而也导致该区域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向

着降低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广东省各县区耕地比

重大部分区域都处于阈值以下,而且大部分区域都处

于降低阶段,因此耕地比重的变化也会导致信息熵的

降低,珠江三角洲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的降低也符合

王玉明等[6]提出的疑问。
目前而言,广东省大部分县区土地利用程度、耕

地比重和建设用地比重都还处于阈值以下,随着城市

化的快速发展,土地利用程度和建设用地比重到部分

区域也处于持续上升阶段,因此平均土地利用结构信

息熵还在不断增加。虽然耕地比重降低会导致信息

熵降低,但是其相关性远小于土地利用程度和建设用

地比重。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区域,土地利用结构信息

熵已经开始降低,这与该区域土地利用程度和建设用

地比重超过阈值存在极大关系。因此在未来土地利

用结构布局时应该考虑土地利用类型的阈值问题,特
别是耕地比重和建设用地比重的阈值,对于建设用地

比重接近阈值的县区进行严格控制,对于超过阈值的

县区进行整改;耕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资源和条

件,其比重不应该过度降低,合理控制土地利用结构

的变化,才能使区域土地利用系统发挥最高的功能效

率,进而促进区域土地的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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